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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如何成為產業？ 
程介明

上周談到，教育產業的經濟意義其實不大。並且拿了新加坡的例子，說明要是算上成本，其實高等教育要賺錢是不容易的。一定有朋友不服氣：假如如此，為什麼英國的大學這麼多年依然趨之若騖？為什麼澳洲甚至把輸出教育服務列為國策？

以英國為例。英國從來是國際留學生集中之地。這一方面是由於在歷史上英國的高等教育的確曾經在世界上獨領風騷；直至上世紀八十年代開始，戴卓爾夫人採用管理主義的手法管治高等教育，英國的大學才普遍趨向平庸；只有少數精英勉強倖免。在這之前，人們談到精英大學，只有牛津、劍橋；那時的哈佛、MIT，名氣似乎只限於美國。另一方面，二次世界大戰以後，雖然亞、非的英國殖民地紛紛獨立，但是“日不落國”在教育領域的餘威，在英國政治退出以後歷久不息；昔日殖民地子民的情意結，往往成為子女往英國留學的潛在動力。

就在戴卓爾整治高等教育的同時，英國開始向海外留學生徵收“全成本”的學費，意思就是外國學生不再享受國民子女的待遇、不再享受高額資助，而需要全額支付就讀的成本。這固然是在經濟沒落的形勢下，政客們難以忍受昔日的慷慨；但也是出於輸送留學生的家長（那時候主要來自馬來西亞與香港），看來毫不介意付出高價購買英國的教育。在兩廂情願之下，似乎毫不困難地早就了高學費的留學模型。

照道理，既然是支付成本，應該是學費與成本收支相沖，何來盈利的空間？這裡面起碼有兩個因素。第一，就是香港人說的“多一雙筷子”的概念。原來十個人一張桌子吃飯，多一個人不會增加多少成本，或者說增加的只是輕微的“邊緣成本”，但是沒有影響飯菜。因此，收他全成本的費用，其實是賺了。又或者換一個角度，原來是個人一張桌子，資源不足，飯菜不夠，多一雙筷子，多來一個付出全成本的食客，當然是幫補了全桌人，是這位外來者資助了原來的十位食客，讓飯菜更加豐裕。英國當年的情況，其實後者居多。對於院校來說，招收外來的留學生是一種“創收”手段，為了盈利，或者是為了補助經費之不足。第二，也因此，需要有足夠的“剩餘規模”。假如說桌子小，十個人已經很擠，就很難再容納多一位食客。或者說，桌子大，原來十二個人的桌子，卻只坐了十個人，才有可能坐下第十一個人，才可以“多一雙筷子”。

在香港來說，目前根本談不上“剩餘規模”，因為高等教育的學位太少。本欄以前談過（本年四月二十四日），作為大都市，香港的高等院校少得可憐，香港的青年能夠升讀高等教育的機會也很少。人們往往以為這兩個說法是一回事。香港的高等院校少，不就等於學生升學機會少嗎？非也！說香港的高等院校少，是因為沒法容納大都市應該容納的大地域的學生，與香港的國際地位不相稱。說香港的學生升學機會少，是因為他們沒有到大地域升學的機會（或曰習慣），因此每年總有很多成績不錯的學生，卻沒有機會升學，因為到別地升學的往往只是家庭收入較好的一小群。

兩者合起來，就顯得香港沒有多少空間容納外來的留學生。目前人們談得較多的是外來學生的住宿問題，其實只是問題的一個小側面。香港的高等教育，從政策設計來說，就沒有一種大地域的框架，還是“香港為了香港”的概念。即使現在提出“教育產業”，也是充滿著如何為香港增加收入，或者是如何為香港培養人材，不打破那種“自我中心”的思想範式，我們的學生出不去（或曰不出去），外面的學生進不來，如何“產業”得起來？

因此，有理由說，要香港成為一個教育樞紐，首要的是用大地域的思路來發展香港的教育，首先是高等教育。這就難免要衝破一些概念上的關卡。

第一，把香港的教育資源，看成是全球教育資源的一部分。香港的高等教育在國際上享有盛譽，這是“教育樞紐”成功的根本。即使是要變成“產業”而“創收”，首先是人家覺得這裡的高等教育素質高，嚮往在香港念書，那才成得了國際樞紐。但是，光是人家嚮往，這裡閉門不納，或者是只把門開一道小縫，也是成不了樞紐的。這裡面有一個資源的屬性問題。立法會的議員，可以認為這是香港納稅人的錢，“肥水不流他人田”，不能讓外人乾受益，我們高等院校的學位就放不出去；我們的大學也就只能做做地方大學。高等教育的決策者，可以認為“多一雙筷子”是是沖淡了公立學位的素質，甚至可以認為是變相侵用公帑，利用公帑牟利，我們也就無法運用“邊緣成本”，等等。但是放開看一看，香港的財富與聲譽，都是從全球賺過來的，他們本來就屬於全世界。要是只知要賺人家的錢，一毛不拔，就不會有長遠的財富與聲譽。

第二，把香港的高等教育放在中國的高等教育的全盤來考慮。這樣說，絕對不是要把高等教育變成“一國一制”，由中國內地的教育發展來指揮香港的高等教育發展；而是像經濟、金融的發展一樣，把中國高等教育的發展潛力，計算在中國的教育規劃之中。這裡面又可以包括許多方面：香港的高等院校如何逐漸（但是盡快）放開面向全國招生，就像面向全世界招生一樣；如何營造香港的學生往內地院校升學的勢頭，就像他們往全世界升學一樣；香港院校的研究力量，如何能夠被看成是中國的研究力量的一部分；香港如何能夠分享、同時也分擔中國的研究資源，等等。要是香港的高等教育不能對全國產生應有的影響，香港的高等教育就會在全國逐漸成為孤島，其實沒有多少發展的餘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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